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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印章作为独特的文化驱动因素参与到建构公众的文

化记忆的可能路径中，更展现出独特的趋合于当前青年群体所需要的时代性的历史文化传承价值。文章

试图以云南省博物馆作为“集章”地图的田野点，尝试解析“跑章人”群体在多重空间的互动实践，对

于记忆建构理论灌注的具有时代性的新变化，同时呈现当代青年群体社会心理需求，阐释这一特殊群体

在博物馆集章的实践活动中参与生产的价值观和文化属性，深刻理解以“跑章人”群体为代表的社会亚

文化现象与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国”关联性做出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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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developing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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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museum stamps, as an unique cultural driving factor, participate in the possible path of 
constructing the public’s cultural memory. They also show uniq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her-
itance values that conform to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young people and are of the tim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Yunnan Provincial Museum as the field site of the “stamp collecting map”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s of the “stamp enthusiast” group in multiple spaces and the new 
changes with the times injected into memory construction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it presents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 explains the values and cultural attrib-
utes produced by this special group in the museum stamp collecting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make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n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social subculture phe-
nomenon represented by the “stamp enthusiast” group and building up China’s Cultural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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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到云博买了本子后，工作人员告诉我还有 13 分钟闭馆，紧张的呀，也不知道有没有少盖重复盖，

娃娃老开心了。”小佳在她的小红书账号上，记录了带孩子去云南省博物馆“集章”的心情。除了云南省

博物馆，小佳的社交账号上跟随着她们一家的旅行足迹也收集了全国各地博物馆的印章图样。虽然小佳

一家到达云南省博物馆时快要闭馆了，可每个集章处排队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小佳四周挤满了拿着笔记

本的学生、和他们一样带着小孩排队的父母、照相记录的年轻人们。小佳展示了她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准

备好的集章攻略，三处文创商店分别分布着 69 枚免费印章，需要自己准备好一本空白本(或者自行消费

的笔记本)排队盖章，印章的图样分别都是博物馆中的重要馆藏，小佳一家拿着集好的馆藏纹样本在博物

馆的游览过程中顺着寻找实体展品，中途我们也能发现许多游客也在寻找印章纹样上的古藏，举起纸上

的纹印和馆藏合影，讲解员也会重点停留于这些重点藏品前为伫足的游客讲解它们的“前世今生”。记

录于书本纸页之上的印章，伴随着游客们的社交媒体足迹，构成了游客们各自独特的电子文化记忆。 
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不断创新发展，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新型出行模式——博物馆“集章式”

旅行。印章作为具有文化属性的中介，搭建起了集章爱好者与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之间的深度感知。青

年群体围绕“集章”活动，展开了线上与线下的互动，其互动形式、传播效果和价值功能都表现出独特

的特征。本课题从文化记忆视角关照这一群体性的互动现象，将集章行为看作一个具有整体性过程的文

化实践，探析“集章”现象的生成机制和文化意涵。在此基础上，深入观察“集章”过程如何在青年群体

线上、线下两个空间的共同参与中，以博物馆印章为重要介质实现关于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的转化[1]，
试图在新时代文化强国进程中，为最大程度地唤醒当代青年民族文化认同感给予学术视角的支撑。 

2. 文献梳理 

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丰富，大部分研究取径集中于探讨当前文博发展的数字化实践现状，

认为数字化的媒介体验拓宽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服务于基层文化需求的社会功能，例如学者桂榕

提出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与研究在数字遗产基础理论及深层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探索方面仍

有发展空间，可以加强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遗在内的遗产全方位数字化科学保护管理为基础，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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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层面的数字遗产宣传教育和参与体验,使文化遗产融入大众生活为关键内容[2]，同时这部分学者

也强调数字化传播在提高文化遗产可及性、促进保存与记录、增强公众参与等方面的积极影响[3]。另外

一部分学者主要探讨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与传承传播研究，博认为物馆作为本土文化

宣教窗口承担着社会文化功能，非遗展览利用现代数字技术辅助能够实现有效展示和文化阐释[4]。但在

以博物馆数字化为对象的研究实践中，国外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实践较早于国内，一类研究集中于数字博

物馆的概念辨析以便对该类研究的主体范畴进行划分，同时探讨当前全球博物馆数字化的实践应用[5]。
相较于前者对于遗产本体与数字对象、数字媒体的理论辨析[6]，另一类学者探讨了新媒体浪潮下文化遗

产所代表的文化体系的开发需要考虑其本体性与地方实践，根据地方性文化信仰、语言和价值体系进行

文化遗产开发的内在价值重构[7]；另一类研究活动集中于博物馆等文化遗产机构的社会教育与服务模式

的发展变革[8]。1998 年，“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概念出来后，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兴起，欧洲

虚拟博物馆(European Virtual Museum)、谷歌艺术计划(Google Art Project)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在 20 世

纪后期开展了“全球数字博物馆计划”[9]。 
而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快速渗透下，原指上下班“考勤打卡”一词被赋予了全新语境，“打卡”行为也

有了新的文化意涵。中央民族大学的孙宝新从汉语言的角度对“打卡”的传统词义和新义进行了分类归

纳，总结了关于“打卡”的六种意义：包括支付方式、记录方式、习惯方式、参与方式、游览、宣传。在

现有的研究中，通常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某一种具体的打卡行为，具体分为两类：一部分学者将打卡作为

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塑造“城市–人–媒介”的连接方式，关注外部群体通过媒介朝觐和在网红城市打

卡实现城市刻板印象再生产，内部群体则以打卡小众景点的方式回应家乡城市的网红化演变过程，最终

与外部群体产生明显的文化界限[10]，促进地方意义的生成。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到公众媒介实践中的仪

式化行为，例如对网络打卡学习的社交功能和效果进行了研究，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反思了移动通信新

时代下社交化学习反映的问题，为当下的网络文化和在线社交化学习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思路[11]。 
同时，学术界对文化遗产及其文化记忆搭建功能也有诸多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大部分学者

认为博物馆的空间生产是透过作为文化符号的藏品的历史累积与展示实现的，是一种由社会公众参与和

主导的文化实践行为[12]，重点关注博物馆物质性的藏品所承载的文化讯息及其被受众读取的过程。也有

学者聚焦于“以文化教育为宗旨、以传播知识为目标”的实践策略，将泛娱乐化传媒生态下的媒介产品

作为重要的审美教育载体和文化记忆建构媒介，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内容整合，同时以独特的文化编

码形式契合了大众的审美心理结构。 
而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认为遗产本体作为文化身份本身、价值观由

创造者的文化态度、学科价值及策展实践等因素塑造和建构，同时国外学者关于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问

题也聚焦于遗产背后的价值、伦理观念、权力话语和利益；其中，土著、少数族群及特殊群体的非遗保

护及利用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这部分的探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例如强调数字遗产应在承认民间传

统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宗教团体、土著和少数族群，创造双向传播的信息渠道，理解和鼓励关于集

体记忆的各种文化表达形式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13]等。 
同类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以特定群体为对象关注打卡群体的心理形成机制及行为背后的文化意涵，

博物馆的“集章”打卡在特殊动机下完成的文化传播的闭环，丰富了其实践内涵，更呈现出不同以往的

文化价值。在既有研究中对于博物馆传播和文化记忆建构的研究大多基于宏观效果的层面，多从决策者

视角讨论对于博物馆空间及其文创产业如何进行改造，以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尝试从特殊的视角进入实

践过程涉及的多重空间，聚焦“集章”行为与文化记忆的分析研究还较为薄弱。而“集章”爱好者的实践

活动与个体记忆建构之间的关联性探讨还不够充分。本课题将从“集章”爱好者的视角切入，将自己置

身于集章爱好者们不同空间互动的各个环节，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田野个案，重点探究“集章”群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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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的具体过程、心理机制、行为特点、文化意义，呈现该群体博物馆“集章”行为的整体性与特殊

性，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当代青年群体记忆建构的独特路径的讨论，最终尝试探寻激发当代青年群体民族

意识与文化血脉的现实路径。本文通过对博物馆“集章”群体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深入“集章”群

体的线上、线下互动过程，探究“集章”行为与个体记忆建构的关联性。同时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与社会职能转变提供了方向指引，尝试为全面践行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的时代号召进行路径探索。 

3. 研究过程与方法 

云南省博物馆成立于 1951 年，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 150 亩、建筑面积 6 万平方

米、展厅面积达 16,500 平方米，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自建馆以来，云南省博就集文物征集、收藏、

研究、展示、教育、服务于一身，是云南省最大的文物收藏单位，同时也是云南省可移动文物最大、最具

实力的研究机构和文物鉴定机构[14]。作为云南省的文化重地，这里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展示

了云南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展示着世界一流的文化艺术，是人们了解云南历史、领略世界文化的

重要窗口，立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致力于优秀文化的传播，全力打造国内一流、西南领先、在南亚东

南亚有重要影响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在这里，有三处共 68 个非消费印章可供游客进行盖章留念，全部

集齐并完成博物馆的游览需要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为了解青年群体在云南省博物馆的集章情况，研究者跟随游客在“物理区域和数字环境”中移动。

一方面，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观察和理解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的集章足迹以及相关网络话题，小

红书、抖音、B 站成为主要的线上研究调查点。在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2 月之间，在社交媒体平台搜

寻到近 1300 个与“#博物馆集章”“#博物馆参观护照”“#云南省博物馆盖章”有关的话题，统计和分

析了约 1000 个小红书博主的推送笔记。随“集章”笔记一同发布的图片、文案、话题、短视频，发布后

的点赞、关注、转发、评论情况也成为观察与分析的重要材料。根据笔记话题讨论的热度和图片文字内

容受喜爱程度，选出打卡对象 16 名(9 名女性，7 名男性)，其中，2 位云南本地人，14 位从外省来到云南

省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他们之中既有普通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也有生活类网红博主、博物馆爱好者以

及专业摄像师和视频制作者。同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跑章”人的生活背景、集章目的、游览体验、笔

记内容制作和展示的过程进行在线调查。云南省昆明市政务平台以及地方媒体发布的相关旅游活动资讯、

宣传内容也是重要资料。 
另一方面，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博物馆参观者和集章人，亲身体验博物馆游览和印章收集的整个

过程，同时与其他游客一同跟随印章纹样进行藏品游览，并感受印章收集对于博物馆感知和自身文化记

忆搭建的意义，以及成为“跑章人”的具体方式。进而将研究者移动中的拍摄作为理解和体验集章环境

的重要手段，具体感受集章体验中的重要环节，比如印章的纹样、设计、藏品摆设、拍摄方式等空间的

影像，最后按照游览顺序为这些影像编码，创建一个属于研究者视角的印章收集过程的影像记忆库。 

4. 青年群体印章收集与空间互动的实践过程考察 

4.1. 从线上到线下：参与式文化下的跨媒介叙事到社会互动达成 

随着社交媒体的盛行，参与式文化成为青年群体文化交流的主流。这一文化趋势使得青年人更加愿

意通过数字媒体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其中包括博物馆的“集章”活动。在参与式文化的大背景下，青年

人通过以博物馆和博物馆印章为主要链接的社交媒体推文，开始了他们的“集章”之旅，分享他们的博

物馆探索过程。同时通过平台应用的数字地图功能，用户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搭建属于自己的路线导航图，

引导观看自己笔记的人按个性化的“本人路线”探索博物馆藏品。他们在数字化的环境中通过文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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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呈现了自己的博物馆见闻和集章过程以及印章图样。例如，他们可能通过拍摄

照片展示感兴趣的展品，录制视频分享观展心得，或撰写文字记录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这一线上的跨

媒介叙事体验使得他们的博物馆参与更具个性和创造性。 
线上的“集章”活动并非孤立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发了线下社交。在线上平台，青年人通过评

论、点赞等互动方式相互交流，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博物馆社区。这种虚拟社交的种子在线下得到了生长。

当一群有着相似博物馆兴趣爱好的青年人相遇时，线上的互动转化为线下的面对面社交[15]。他们可能组

织线下聚会，一起参观博物馆，分享线上的见闻。这一社会互动的达成不仅加深了参与者之间的联系，

也使博物馆“集章”行为融入更加广泛的社交网络，为参与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化社交体验。 

4.2. 从线下到线上：身体在场的交流到“集章”仪式下的自我认知 

博物馆“集章”活动本身是一种身体在场的交流，通过线下博物馆的实体互动的而获得的独一无二

的现场感。传播仪式观强调社会活动的仪式性质，即通过特殊的符号、动作和场景，塑造参与者的特殊

经验。在博物馆“集章”活动的现场，这一仪式性质得以体现。首先，参与者在博物馆空间中的互动是一

种仪式性的体验。他们不仅仅是单纯参观者，更是通过“集章”行为参与到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中。在这

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收集章，实际参与到博物馆的文化传承中，而不仅仅是观赏。其次，博物馆作为传

播仪式的场景，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体验。博物馆的展陈、陈列、导览等元素都被设计成符

合特定仪式的形式，参与者在这个场景中经历的每一个步骤都有着仪式感。这种现场感使得参与者更容

易沉浸其中，体验到博物馆的文化庄重和神圣性[16]。 
线下博物馆互动的现场感强调了参与者对文化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是通过仪式性的行为和场景共

同塑造的[17]。这种仪式性的身体在场体验，使得“集章”活动不仅仅是文化传播的形式，更是一种文化

仪式，为参与者创造了独特的文化记忆。博物馆“集章”活动的特殊仪式感使得参与者在线下体验的同

时，对自身的文化认知产生积极的变化。参与者在“集章”仪式中，透过集章的行为，加深了对博物馆文

化的理解，同时也引发了对自己文化认同的思考。这种体验使得“集章”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更是

一场自我认知的仪式。 

4.3. 从介入到闭环：网络社群内的文本生产到组织活动下的记忆建构 

线上社交媒体平台是一个文本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场所。首先，通过文字描述的个体叙述，参与者在

线上平台创造了关于博物馆的独特记忆。这些建构出的个体记忆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被社会化，逐渐形成

了共享的社会记忆。例如，一个参与者可能通过文字分享自己在博物馆的感受，这个文字既是他个体记

忆的呈现，也会引发其他参与者对相似体验的回忆和共鸣，从而共同建构起一种共享的社会记忆。其次，

照片和视频作为图像文本通过视觉形象地展现了参与者在博物馆的体验。这些图像不仅仅是个体的博物

馆回忆，更是一种可视化的共享记忆。其他参与者通过观看这些图像，仿佛可以亲临其境，共同感知博

物馆的文化氛围，进而共同参与到社会性记忆的建构中。从记忆建构理论的角度看，网络社群内的文本

生产是参与者个体记忆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呈现。这种社交媒体上的文本共建过程不仅是对个体博物馆体

验的记录，更是社会性记忆的塑造[18]。这一过程中的互动与共享，使得博物馆“集章”活动成为一个具

有集体记忆特征的社会文化仪式。 
博物馆“集章”活动往往不仅仅是个体行为，更涉及到组织层面的协同活动。通过传播仪式观和记

忆建构理论的结合，可以深入理解组织活动如何促使记忆的形成与共建。线上组织活动是社会性记忆建

构的重要环节。博物馆“集章”组织者可能在线上平台组织座谈、知识竞赛等活动，这些互动不仅加强

了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也是对博物馆文化的深度探讨。这些组织活动的文本产出成为共享记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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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活动的记录和整理，形成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社会性记忆。其次，线下组织的博物馆活动也是记

忆建构的重要节点。通过参与线下活动，青年人不仅在现实场景中深化了对博物馆的体验，也进一步加

深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例如，组织者可能策划博物馆导览、文物解说等活动，通过这些线下互动，参与

者的个体记忆得到了强化。同时，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成为一个共同记忆的来源，通过实际的共同体验，

线下组织活动在社会性记忆的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综合而言，组织活动既是社会性记忆建构的催化剂，又是个体记忆的深化节点[19]。通过线上线下互

动，博物馆“集章”活动在社会性记忆的形成与共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参与者创造了更为深刻的文

化体验和共享记忆。 

5. 结语 

青年人“印章收集与空间互动的实践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体验，包括线上线下的跨媒介

叙事、身体在场的交流与“集章”仪式下的自我认知、以及网络社群内的文本生产到组织活动下的记忆

建构。这一实践过程既是对传统博物馆体验的创新，也是对个体文化认同的深刻探讨。在城市中的各大

博物馆，作为承载这一特殊打卡行为的线下空间，赋予了这一实践行为以不同于“网红打卡”的文化价

值，而以博物馆“集章”为爱好的“跑章人”们更将这一互动行为由线下博物馆空间延伸到了线上，以共

享“跑章指南”的形式完成了文化记忆唤醒与信息文本生产的闭环。同时，上述的研究过程以参与者的

行为作为视角，往往也存在着对于“印章”作为“媒介物”本身的忽略，作为使百年前的文物、藏品重新

焕发社会生命力的形式，再次赋予了历史以魅力。这一研究方向的缺失，也希望在日后的探索中加以补

足。围绕着收集印章而形成不同空间流动的轨迹，使得“集章”的文化属性更附加了强烈的艺术特质和

文化意涵，更是数字化环境中“技术怀旧”何以成可能的具象化表达。历史文化在虚拟空间以文创、印

章、冰箱贴等形态拥有了数字生命力，既是当代青年群体对于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回应，更是青年群

体对于当下媒介技术某种向往的隐喻。揭开印章纹样面纱，看到藏品背后故事性的“慢体验”，让我们

看到“文化强国”这一宏大叙事之下个体如何完成意义生产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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